
打开春天的方式（三章）
钱续坤

纸鸢高飞
春寒料峭。洁白的纸鸢，从皑皑的

冰雪里涅槃而来， 并被我真诚的微笑
撑持着，远离了尘嚣，远离了彼此心中
那还没有完全消融的寒意。

这时， 羞答答的心事从惊蛰的梦
中醒来， 那随风而翔而舞的纸鸢， 也
开始从迢遥之外的家园， 给我衔来一
粒情感的种子， 然后轻轻地叩开熟稔
的门扉， 让所有的心情和祝福， 都在
阳春三月， 绿成一片青青的呢喃。

迎风而立。 我手中的老茧不会开
花。 而那牵挂在手中的丝线， 却是一
份无法舍弃又缠绵不绝的情呀！

因此， 请露出你娇美的容颜， 请
让我积贮了一生的仰望重新振奋起
来， 让我虔诚地坚守你飞行的轨迹 ，
不息地追逐你飘然的裙裾。

我相信那爱情不再是童话； 相信
那纸， 那翱翔的飞鸢， 会在花香与蛙

鸣之间， 成为乡村最真实最生动的信
物！

燕子低翔
黄莺的歌声还没有完全婉转起

来， 燕子就开始从民歌的倒影中， 顺
着一条虚线的边缘， 急急地掠过。

那黑色的闪电， 刺破了残冬滞留
的昏晦和凝重， 给水乡的天空带来了
生机和翠绿的结论； 并以不可阻挡的
趋势， 直指绿色刚刚覆盖的大地， 以
及大地上的杏花和斜雨。

其实八百里江南， 牵肠的并不是
风景的绚丽和葱茏， 而是乳燕把明亮
的呢喃， 挂在高高的屋檐下， 然后再

透过篱笆和风声， 用双翅将我满腹的
心思， 平平仄仄地剪破。

我不是乡村虔诚的子嗣。 我浓郁
的祈盼和祝福， 将紧随燕子可爱的履
痕， 汇成一支悦耳飞翔的歌。

歌声清纯明澈 。 歌声剔透丰润 。
而燕子， 谁将是你最忠心的观客和听
众呢？

只有我,看到了你低翔的火焰， 看
到了春天正从你的翅尖上滑落， 并在
一瞬间,照彻了崎岖的阡陌和遥远的时
光！

春水东流
与那只先觉冷暖的鸭子相遇， 此

刻我能理解芦笋的兴奋心情。 它们一
节节地上拔 ， 娇嫩的身子把春天一
阕阕地绊住 ； 而东去的流水却忘乎
所以地瞄准了农谚 ， 逼它交出黑黑
的蝌蚪， 交出青青的麦苗和依依的杨
柳。

我熟悉这里的风潮水性， 因此惬
意地把剩下的半盏船谣酣畅地喝下 ，
再把那系在捣衣石上的缆绳解开， 情
感的扁舟于是沿着春水———飞流直
下。

块垒之愁举手而消， 轻轻的涟漪
揭开了春天的秘密。 这时， 我开始明
白， 所有传统的流水都砍不断， 所有
的真情爱意都是甘甜爽口的汁液。

但是今夜 ， 别惊醒河鲤与菖蒲 ，
且用星月好好照看它们的梦， 我要把
所有的祝辞都柔化在水里， 我要把所
有的希望都满载到船中， 看那浣衣的
少女， 在她们的绣帕之上， 会偷偷地
种上多少莲籽或者几多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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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一 张 发 票
韦凤美

夜幕降临， 整栋办公楼的楼道静
悄悄的， 在位置上忙碌了半天的李小
川从椅子上站起来， 在伸懒腰的时候
抬头望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 发现已
经是晚上九点了。

肚子不失时机地发出警报， 李小
川从脚底边拿出一盒桶装方便面，灌
满热水。在等方便面泡开的时间，李小
川从抽屉里拿出欢喜大饭店前两天送
来的接待发票， 与自己的记事本上记
录的一一对起来。

突然，一张发票引起了他的注意，
上面写着 4 月 1 日接待上级领导的费
用。李小川对照笔记本上的记录，发现
4 月 1 日是周日，并没有任何的接待安
排。李小川皱了皱眉头，直接拿起手机
给欢喜大酒店的经理陈大强拨了过去:
“陈经理，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前两天
您给我送来的发票， 您看一下 4 月 1
日的是不是开错了？”

“您稍等一下，我马上查看。”陈大
强说道。

在等待陈大强答复的时间里 ，方
便面散发出的阵阵香味入侵李小川的
鼻子，溜进他的胃里，搅得他的肚子咕
噜噜地响。 但是李小川完全没有心情
立即去享受那美味的方便面， 他紧捏
着那张发票，指甲发白。

“李主任，您在听吗？”电话那边终
于响起了声音。

“在呢，您说。”李小川隐约觉得自
己的声音里夹着一丝慌乱。

“是这样的，4 月 1 日那天，您的爱
人在这里招待她的客人， 她吩咐记在
您单位的账上。”陈大强解释道。

“陈经理，我现在就把这张发票的
餐费转给您， 这张发票的事你别对任
何人声张。”李小川一边说一边给陈大
强转账。

“李主任，要不这样 。麻烦您把那
张发票碎掉，那餐饭就当我请您，以后
咱俩多多合作， 少不了您的好处。”陈
大强顿了一下，在电话里建议道。

“不用了。您赶紧把钱收下 。要是
不收， 以后我们单位只好换地方了。”
李小川生气地说道。

“别，别，我收。”陈大强不想失去
李小川单位这个长期饭票， 只好将钱
收下。

挂掉电话后， 李小川也没心情再
处理别的事情了， 三两下就把那泡发
了的方便面吃光， 然后将那张发票塞
进西装内袋，下楼开车回家。

一路上，那薄薄的一张纸，像块烙
铁一样烫着他的胸口。

李小川回到家里， 妻子陈晓丽正

在沙发上看电视。 李小川从口袋里掏
出那张发票，递给她，然后一言不发地
盯着她看。

陈晓丽看着发票，心虚地问:“你都
知道了？”

李小川点了点头。
陈晓丽小心翼翼地问:“能报不？”
李小川摇了摇头。
陈晓丽撇了撇嘴，说:“不就几百块

钱，你就处理一下，反正你现在是办公
室主任 ， 能不能报还不是你说了算
的。”

李小川叹了口气，说:“这是原则问
题。你招待朋友，我没意见，但是那钱，
不能公家出。”

“一次也不行？” 陈晓丽的态度不
好了起来，声音不由自主地高了起来。

李小川坚定地摇了摇头。
陈晓丽狠狠地瞪了李小川一眼 ，

接着撕掉了手中的发票， 头也不回地
进了卧室。

约莫一分钟后， 李小川听到卧室
里传来陈晓丽的抽泣声。

李小川接了一杯温水进卧室 。陈
晓丽听到李小川进门的动静， 直接给
他一个后背。

“请问你是李小川吗？我们是纪委
的同志。”李小川压低嗓子，变声成了

一个威严的声音。
“我是，我是。”李小川用回原声。
“你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请跟我

们走一趟。”李小川压低嗓子，继续变
声为威严的声音。

“不，请你们放过我，我还年轻，我
才三十岁……”李小川掩面痛哭。

“一切都晚了。莫伸手 ，伸手必被
抓。”李小川的声音显得十分严厉。

躺在床上的陈晓丽吓得直接爬起
来，她紧紧抱住李小川，哭着说:“老公，
都怪我鬼迷心窍，相信了别人的话，她
们说，你当上主任了，以后我们连卫生
纸都不用买了。”

听了陈晓丽的话， 李小川哭笑不
得。他说 :“老婆，我们都是穷苦人家出
身的孩子， 在城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很不容易。 我当上主任了， 权力是大
了，但是责任也大，诱惑更大，稍微有
所不慎，就会走上错路。往重了说，说
不定会走上不归路。要是那样，我们的
父母和孩子将无法在社会上抬起头来
做人。”

陈晓丽靠在李小川身上， 表示以
后不会了。

窗外的霓虹灯闪烁着， 照得黑夜
亮堂堂的。但李小川觉得，自己和妻子
心里那盏警示灯更亮。

雾锁山村 刘国双 摄

寻找肖家巷
彭 涛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 H 城
的土地。虽然是冬天，地处江南的 H 城
依然绿意盎然，街道两旁的香樟树，高
大挺拔。

父亲临终前交代他，一定要找机会
去 H 城肖家巷看看。如果没有肖家巷，
父亲早就成了日本鬼子的枪下之鬼。

父亲说，八十年前的那个冬夜，十
五岁的父亲从修炮楼的工地上逃了出
来。那天夜里下着雪，父亲衣衫单薄 ，
躲在肖家巷一个大户人家的后门洞里
瑟瑟发抖。巷子外，日本鬼子 “叽里哇
啦”的喊叫声和日本狼狗“汪汪汪汪 ”
的狂吠声越来越近， 父亲的心已经吊
到嗓子眼儿了。突然，门“吱呀”一声打
开了，一只手拽住父亲手，把他拉进了
门。

“唉，还是个孩子！”父亲听见一个
女人的声音，“快，藏到羊圈里！羊圈里
臭，狼狗闻不出味儿！”

紧接着 ，就是 “乒乒乓乓 ”的敲门
声。门“吱呀”一声又打开了。父亲躲在
羊圈里， 听到翻译官说：“有没有看到
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然后那个女人
说：“是看到一个小男孩，瘦瘦的，朝东

边跑了。”然后是杂乱的脚步声和 “吱
呀”的关门声。又过了一会儿，一个佣
人样的老婆婆把父亲从羊圈里叫了出
来，给了父亲一套衣服和一袋子干粮，
嘱咐他出了门往西跑。 父亲来不及道
谢，换了衣服就跑。跑到巷口，看到路
边一块牌子上依稀写着“肖家巷”三个
字。于是，父亲就记住了这个地名。

他在 H 城的街头找了三天， 四周
高楼林立，路上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
象。“解放路”“人民路”“和平街”“振兴
街”“东华弄”“西华弄”……哪来的“肖
家巷”啊？他有些灰心，但一想到父亲
临终前的交代，他决定再留几天，一边
问一边找。

那天， 他走到十字路口执勤的交
警面前问：“警察同志， 肖家巷怎么走
啊？”

交警 “啪 ”地一声向他敬了个礼 ，
说：“老同志，H 城没有肖家巷这个地
方，您可能是搞错了吧！”

搞错了？他心里也没有底。交警对
城市的街道马路最清楚了， 交警说没
有，那就可能是真的没有了，莫不是时
间隔得久了，父亲记错了？

就在他准备放弃寻找肖家巷的念
头时， 旁边一个等红绿灯老人家开了
口：“你要找肖家巷啊， 肖家巷是老地
名了，警察年纪轻，当然不知道了 ，我
带你去吧，肖家巷离这儿不远！”

原来是这样， 他心里又燃起了希
望， 朝着老人点头致谢说：“那太谢谢
您了！”

老人带着他穿过十字路口， 向东
过了两个红绿灯，又向南过了天桥，指
着一条向东的路说：“这就是以前的肖

家巷，已经改建过两次了，现在叫世纪
大道了！”

他看到眼前的世纪大道是一条双
向六车道的大马路了。 中间绿化带里
刚种上的树四周还保留着支撑树干的
木棍。 路南边连绵着一栋又一栋高房
子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
行”……好几个银行都在这条街上。路
北边是一个在建的公园， 草坪还没有
完全铺好，有些地方还裸露着泥土。

他记得， 父亲描述的肖家巷是一
个铺着青石砖， 两旁都是白墙黑瓦院
子的曲折小巷， 哪知道现在会变成这
个样子。

“这里就是肖家巷？” 尽管老人已
经说了，但他还是问了一句。

“这里就是肖家巷！” 老人很肯定
地说。

“终于找到了，谢谢您！”他朝老人
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走到公园里裸露着泥土的地
方， 捧起一把泥土， 对着北方的天空
说：“爸， 我找了， 我会把肖家巷带回
来， 放到您坟前的， 您可以了却心愿
了！”

两棵苦楝树
熊代厚

看到朋友在圈里发她老家的楝树籽
的照片，黄灿灿的，像一个个小金果，让我
想起自己故乡的两棵楝树。

最早的一棵在老家菜园边，菜园离家
有半里路，东边有一个池塘，水一直很清，
一年四季都映着楝树的身影。

那棵楝树有碗口粗，春末夏初，它才
不急不缓地打着小苞开花，在伞状般的树
冠上缀满淡紫色的花朵，远看像一朵紫色
的云静静地飘浮在那里，很优雅。

一阵风来，花落了一地，也是紫色的，像
是铺了一层紫色的薄毯，让人想躺在上面。

那时我还没有上学， 跟着母亲到菜园
里。母亲在菜园里挖地、播种、浇水，给秧苗
盖草，给黄瓜抹花，我在楝树下玩耍。

也没有什么东西玩， 捕来几只蚱蜢，
用线把它们拴着。有的蚱蜢很好看，全身
修长，翠绿色的，连眼睛也是绿的，像一根
精致的玉条。

有时跟蚂蚁玩， 看蚂蚁沿着楝树的
根，一队队地往树上爬。它们走得很整齐，
晃着小小的脑袋， 上面有两根长长的触
须。它们沿着楝树干一直向上，可以到达
每一朵花上。

四月的风吹来，楝树叶子在风里簌簌
作响。菜园周围有各种花，它们全开了，风
里夹着各种花香。有几次玩着玩着，我竟
在春风花香里， 倚着这棵大楝树睡着了，
紫色的花瓣落了一身。

五月，楝树结出了果子，圆圆的，青青
的，脆脆的，像极了枣子。

我看到几只灰喜鹊在树上吃这青青
的果子， 吃完了一边在树枝上跳来跳去，
一边喳喳地吃着，快活得很，想来果子一
定很好吃。我便在地上捡了一颗放到了嘴
里，轻轻地咬了一下，哇地一下大吐，把眼
泪都哭出来了。

母亲见了大惊，因为她知道楝树果有
毒。她飞快地跑回家里，装了一大瓷缸温
水，让我拼命地漱口，一遍一遍地。

后来，她不让我在楝树下玩，担心我
会再吃楝树果。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楝树
果那么苦，打死我也不会再吃。

至今我一直很奇怪， 楝树果有毒，为
什么许多鸟儿喜欢吃呢？

后来上小学了，学校在一个高高的山
岗上， 去学校要经过我家那棵大楝树。那
时上学放学早，也没有作业，我和小伙伴
们便在楝树下玩打仗。

男孩子都会爬树，每人采了许多楝树
果子装在口袋里，鼓鼓的，打仗的时候就
用楝树果作子弹，躲在树后或是花丛里相
互地扔， 嘴里发出像机关枪一样的哒哒
声。

大家都知道楝树果有毒，但一打起仗
来，什么都忘了，只剩下开心。

上四年级的春末，菜园那里做起了砖
窑厂，那棵大楝树被砍了，青枝绿叶堆了
一大堆，紫色的花碎了一地，我伤心了好
多天。

另一棵楝树在老家前面的田头，田离
家有二里路，在直山脚下，像哨兵一样日
夜伫立着，守卫着。楝树的冠很大，像一把
大伞向四边伸展， 三伏天里带来一片浓
荫，可坐在树下纳凉。

四十年前分田到户， 父亲手气好，抓
阄抓到了这块田，有五亩多，平整又肥沃，
他高兴了好几个晚上。

田是好田， 但插秧的时候取水不容
易，需从上面很远的坝里放水过来，一条
水渠，要经过很多人家的田，村里根据每
家田块的大小，规定着放水时间。

那时水很紧张， 经过人家田的时候，
有人会偷偷地在自家田边开一个口子，把
水引到他的田， 这样每家放水的时候，都
要看着，防止别人偷水。

那时我已上初中了， 夏天的夜晚，我
陪着父亲看水，坐在大楝树下。放满一田
的水需七八个小时，要守一夜。

天黑得很，父亲困了就抽烟，微弱的
红光在楝树下忽明忽暗。

满天的星星，有的特别亮，像一颗颗
蓝宝石闪着光。 银河真的像是一条河，白
茫茫的，从东北一直划向西南。

起风了， 楝树的花像细雨一样地落
下，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花香。

水田里蚊子很多，也很凶，一咬一个
包，痒得受不了。父亲从家里找来一个旧
布帐， 三个角拴在楝树舒展的枝子上，还
有一个角拴在立着的铁叉上。

他又从家中搬来一个宽条凳，勉强可
以躺一个人，让我躺下，他不说多少话，仍
坐着抽烟。

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水流声，哗啦哗啦
地，流进了梦里。偶尔还听到楝树果落在
地上的声音，像是一个人轻轻地叹息。

秋天来了，楝树上一粒粒果子如小风
铃般垂挂着， 由碧绿渐渐变成了金黄。当
最后一阵秋风吹过， 所有的叶子都落了，
光秃秃的枝丫上，只会剩下一树伶仃的果
子，在风里晃来晃去的。

寒冬来了，这些果子呈苍白色，慢慢
地干瘪，像一张布满皱纹的脸。

父亲和母亲也一天天地老了，头发一
天天地花白，脊背一天天地佝偻。

后来田给别人承包了，但父亲仍喜欢
走到大楝树下。

他仔细地摸着大楝树，像是要和树说
话。 他望着眼前这片洒满希望和汗水的土
地，有时一站好久，痴痴地不想离开。

我结婚时，父亲把楝树锯了，请木匠
给我打了一个衣橱， 有着好看的紫色纹
路，还有一种淡淡的药香，至今仍在老家
的旧屋里。

楝树的果子是苦的， 又叫作苦楝，它
的果子叫苦楝子。

如今父亲和母亲都走了，两棵苦楝树
也早已不在，唯一留下来的只有这个用那
棵楝树打的衣橱， 储存着故乡的记忆，给
我无边的苦苦念想。

鸟 鸣 (外一首)
郑显发

晨曦初绽， 破晓的微光
唤醒了枝头沉睡的梦乡
鸟儿轻启朱唇
婉转悠扬 奏响自然的乐章

那清脆的啼鸣似灵动音符
在叶间跳跃、 穿梭、 飘荡
时而高亢激昂， 如号角嘹亮
划破寂静， 唤醒沉睡的心房

时而低回轻柔， 似恋人私语
诉说着眷恋与情长
每一声鸣叫都饱含希望
是对新一天的礼赞与欢唱

听， 画眉在繁花中吟哦
歌声里满是春的芬芳
啄木鸟敲响林间的鼓点
节奏分明， 守护着岁月的安康

百灵鸟凌空展翅高歌
音符洒落， 点亮湛蓝的苍穹
它们用羽翼拥抱阳光
用歌声编织生活的诗行

鸟鸣
是大地的呼吸
是生命的浅吟低唱
在这喧嚣尘世中
它们是心灵的慰藉
灵魂的归航

当夜幕降临， 星辰闪亮
鸟儿在巢中安然睡去
但那日的鸣唱依旧回荡
在记忆深处， 地久天长

暖和的风
在春日的眉眼间
暖和的风轻舞翩翩
它携着花朵的娇羞
奔赴山川的每一处角落

暖和的风， 是母亲的手
轻轻抚摸着嫩绿的叶芽
唤醒沉睡一冬的梦话
叶芽们伸着懒腰
在风中浅笑
那一抹新绿
是风写下的希望诗篇

暖和的风
是灵动的琴弦
拨弄着潺潺的溪流
奏响欢快的自然乐章
溪水叮咚跳跃
追随着风的脚步
一路欢歌
洒落满径的银铃碎响

暖和的风
拂过古老的村落
屋顶的炊烟袅袅
与风缠绵交织
孩子们的笑声
在风里穿梭
像一群自由的飞鸟
追逐着风中的暖阳

暖和的风
吹过心田
吹散阴霾与疲惫
种下宁静与温柔的种子
在这风的怀抱里
灵魂舒展
仿佛能听见
岁月悠悠
时光深处的低吟浅唱

暖和的风啊
你是大自然的信使
带着爱与温暖
在天地间
编织无尽的春日绮梦


